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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马蜂窝

返城路上，海马就在想，下
次回乡，定要给老书记带个结实
的台子，村部那张唯一的工作
台，麻将桌大小，大提壶烧满水
往上一放，细骨伶仃的四腿便直
打晃，看着水杯里摇荡的人影，
海马手肘都没敢往台上搁，这要
是开个会啥的，烫着人咋办。

女友箐箐，却再也不想跟
海马回老家，一路乘完火车换
汽车，坐过长巴改短巴。进山
的那段路 ，坑洼此起彼伏，就
像横穿地垄沟子，颠得人五脏
六腑要重新排布。折腾到地儿
想洗把脸，全家共一个盆子还
锈迹斑斑。

所以，当海马说要辞工回
乡的时候，箐箐的反应是可以
预见的。两人同一间公司，她
是文员，海马给老板开车兼保
镖，比之故乡，云泥之别。

海马何尝不知故乡的贫穷
落后呢，可这次回家的情景，却
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让他心
神不安。

他在城里脚还没站稳当，可
乡亲们却认定他是衣锦还乡。
山里人基本没见过海，而他，不

仅洗过海水澡，退伍后还在城市
有了工作和姑娘。可海马清楚，
能有这些，最大的加分项，乃是
当过汽车兵且还入了党。

回乡次日一早，海马就被
拉去修车。村里唯一的旧面包
车要进城，可却发动不起来。
小店等着进油盐酱醋，三奶奶
要治牙痛得直跺脚，奎叔的胶
鞋掉底用绳捆了凑合着要去买
新鞋，琴妈急着买字典，闺女的
好多同学没有字典，大家东借
西看，已经又脏又烂……个个
都是燃眉之急耽搁不得。

海马忙活半个钟，总算整
好了，老支书喊他进屋喝口水，
就见识了村部那张身姿摇曳的
工作台。

老书记说，留下的都老弱
病残，芝麻小事就能难倒整个
村，仅有的这辆破车，也快没
了，车主马上进城投奔儿子，以
后这里就要空了，可惜这一村
青山绿水。你见过世面又是党
员，自己活好了，也为家乡出出
主意。

一句党员，让海马惭愧万
分。一心忙活自个营生，还没

忙妥帖，对故乡的贫穷落后更
是束手无策。

在箐箐看来，海马自寻烦
恼，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
钉？

海马当年还真没想那么
多，他就一门心思，练好本领保
卫祖国！要不是因技术过硬
事故中救了战友“不服周”，可
能还入不了党。

这会儿他的“不服周”劲
头也上来了，凭什么家乡就得
一穷到底？我能打几根钉算几
根！虽然远景还没想出头绪，
可眼下村里马上要没车了，乡
亲们再有个急事要出门，岂不
焦头烂额，先解了这个急再说。

海马提着一大箱字典回了
村，除了老书记开心，亲友个个
惋惜。他淘来一辆二手客货，
便满街搜寻工作台。令他没想
到的是，台子居然那么贵。买
完车，钱已所剩无几，后续还有
不少养车的钱要花，他只得郁
闷地回了村。

海马在外面找了份送货差
事，他的车上锤子锯子铁锨麻
袋一应俱全，收工后秒变拾荒

者，城边垃圾场废弃的家具、建
材边角料都往车上捡。村后山
上尽是小灌木，当不了用材。

进出山的路，箐箐认定那
是鲁迅说的路，不是修出来的，
而只是因为走的人多了。剧烈
的颠簸，于老人孩子尤其是孕
妇非常危险。海马每次开车回
山，都要锤子铁锹挥舞一番，挑
选大的坑洼填平几个。

父亲当师傅，海马出力气，
父子俩愣是用捡来的零碎木
料，打制成一张宽大的长方木
台，又砂纸磨光刷了清漆。老
书记从家拿条新被单往上一
铺，台面七拼八凑的原貌就全
盖住了，房间立时焕然一新，一
大壶开水落台，四脚纹丝不动。

村部有了坚实稳固的大木
台，可村民家的桌椅板凳却仍
是吱吱咯咯东摇西晃，为此老
书记和海马及骨干村民，经常
围坐木台商讨出路。

村中到底有啥优势呢，大
家意见又归结到山泉。这事以
前也不是没张罗过，可来考察
的人，车没走到一半就打道回
府，说是快给颠散了。现在自

己有车，随便颠，海马灌了好多
瓶泉水放到车上，凡沾点边的
地方，就求人家检验。

拿到优质水权威检验单那
晚，大木台上的商讨会，一直开
到小半夜。次日海马恨不得全
天下发招商告示，同学战友圈
更是反复刷。苦心人还真是天
不负，战友“不服周”带着商人
同学来了，他向商人打包票说，
肯舍命救战友的人，绝不会在
生意上见利忘义。

五年后，村子不仅没消失，
还人财两旺。外出的回来了，
党员队伍扩大了，公路和学校
都已翻新，山泉的足迹遍布大
江南北。

海马已是山泉公司老总兼
村支书，众人纷纷劝他买张老
板台，可都被他固执地拒绝
了。海马继续用着那张碎料拼
成的傻大憨粗的工作台，只不
过被单换成了丝绒布，上面又
覆了片透明软玻璃。他没想搞
什么花头，而是诚心不想换，他
要让这台子时刻提醒自己，记
得曾经的筚路蓝缕，不忘初心
使命，终生奋力前行。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
辰美景奈何天……”

那软糯的唱腔一起，整
个城邑便陷进了酥软的时
光之中。

城里金带街有个卖鸟
雀的掌柜，人称鸟掌柜。鸟
掌柜养了各色各样大小数
百只鸟，他的鸟在这条街上
算是一绝。

鸟掌柜有个爱好，就是
爱听昆曲儿，不但听，还爱
唱 。 每 天 清 早 开 门 做 营
生，他边吊嗓子边侍弄那
些鸟，侬软的曲调，常引路
人驻足聆听，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个小花旦在吊嗓
子。只要他一唱，笼中的
鸟就群鸣应和，那阵容倒
像一台大戏。日子久了，
有一只聪慧的八哥便成了
鸟群中的“戏王”。

鸟掌柜起腔时，戏王便
压着鸟阵，引领附唱，咿咿
呀 呀 ，此 起 彼 伏 ，甚 是 动
听。由此，这只“戏王”深得
鸟掌柜的宠爱，任谁给多少
钱也不卖。

“鸟老板，鸟老板！”街
口的猴三儿一早就拨开鸟
掌柜那萦绕在直塘街的曲
调，挤进了鸟铺。

“三儿，什么事这样猴
急，慢着说。”鸟掌柜停了
戏，拿着折扇问他。

“东市马六那厮，相中
了您养的雀儿，要来买。”猴
三喘了口气说：“别遭他算
计，他真要买时，价钱可不
能便宜了他。”

“三儿，我就是卖雀儿
的，一向童叟无欺，价格公
道。”

“鸟老板，他看中的是
您那只戏王……”

鸟掌柜听了，把扇子一
合，沉思片刻道：“唉，出头
的鸟，招人眼啊！”

话刚落，门外一阵人声
嘈杂，进来几个人。

“鸟老板，咱马小哥儿
听说您养的雀儿会唱曲儿，
今儿特来见识见识。”打头
的黑衣马褂巡视着鸟铺。

“马小哥，我这里的雀
儿养得精细，会唱曲儿那是
街坊们夸张了，只是鸣叫声
与别处的稍稍有些不同而
已。”说罢，赶紧先去泡茶。

“鸟老板，那就让咱小
哥长长眼啊！”黑马褂不等
鸟掌柜回话，径直去廊下寻
雀儿去了。廊下挂了几十
只鸟笼，每只笼中又有数只
鸟雀，他哪里认得哪只是戏
王?返回马六身边，二人贴
面耳语了一阵，黑马褂听了
马六的示下，便立于庭中，
摆了架式，兰花指一挑，也
唱起了“原来姹紫……”才

刚起了个腔，忽听廊下有女
子 轻 悄 悄 地 说 ：“ 难 听 死
了。”

众人转头望去，却并无
人影，黑马褂再唱：“嫣红
……”

“难听死了”。
黑马褂和马六这才意

识到，发出此声的并不是人
声而是鸟声。于是，众人循
声来到一只乌金鸟笼前，对
着里面那只并不起眼的黑
八哥继续唱。

黑八哥又一句“难听死
了”，一下子逗乐了众人。

鸟掌柜端着茶盘赶紧
走了过来，冲着黑八哥喝
道：“休要胡说。”又向马六
和黑马褂道歉说：“请二位
不要与这雀儿一般见识。”

“鸟掌柜，就它精怪，咱
哥儿喜欢上了。”

“ 马 小 哥 ，这 只 雀 儿
……不能卖。”

“怎么不能卖呀？你这
开的不是鸟铺吗？是嫌哥
儿没钱还是想欺行霸市哄
抬物价扰乱市场呀？”

“不敢，是这只雀儿曲
艺不精，暂且还没调教好。”

“嘿，逗哥耍呢？你不
卖，我今天偏要买。”

说着黑马褂便强抢鸟
笼，鸟掌柜放下茶盘，上前奋
力相夺，双方抢夺不下，鸟掌
柜干脆打开了鸟笼的门，呼
唤着让“戏王”快跑。“戏王”
也不多留，一跃而起，忽闪着
翅膀就飞了出去。

马六见“戏王”飞了，气
得一尥蹶子，呼喝着同僚把
那几十只鸟笼全打开了门，
鸟雀便似离弦之箭，一只不
剩，全飞得精光。

鸟掌柜气红了眼，与马
六他们混打一气，片刻工
夫，鸟铺里便凌乱不堪。

这当儿，猴三儿早去报
了信儿，官差进来押了他们
几个便走。

午后，府尹判马六数人
依法赔了钱，道了歉，才放
他们归家去。

鸟掌柜回到鸟铺，推门
而入，看着东倒西歪的空鸟
笼，一言不发，独自坐到次
日清晨。

洗漱干净的他，站在空
空的鸟廊下，悲悲切切地拿
出折扇，开扇，起腔，那软糯
的唱腔随风四散，在小城的
上空，缠绵婉转似是人泣，
柔漫悠远又似鸟啭。

渐渐地，一群鸟雀闻声
慢慢集聚过来，在鸟掌柜的
头顶盘旋着，他抬头看时，
发现打头的黑雀儿正是“戏
王”，它引落在廊檐，压着鸟
阵，引领附唱，像是一台大
戏正在上演，一时间，成为
奇谈佳话。

国庆节值班，偶遇老黄。
老黄是我们单位的司

机，在公司大院拥有一片他
的花草王国。年复一年，竟
也成了气候。

水厂生产车间旁边的
一片片空地，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起，长起了木瓜树、桑
树。时候对了，一树累累的
果实，我们也能分得一些尝
鲜。花就更多了，一盆盆茶
花、勒杜鹃，还有很多我叫
不 出 名 字 的 各 种 花 花 草
草。沿着墙根，还有细细巧
巧一盆盆各种多肉。

这些花草，“产权”嘛，
大部分是老黄的。茶花开
时，他在朋友圈晒茶花，向
入“园”的人详细介绍；勒杜
鹃开时，他拍勒杜鹃，原来
那盆勒杜鹃有从白色到深
紫色一共七个颜色，是他的
得意之作。也有一些，是我
们这些同事寄养的。像我，
家里喜欢买些花，总也养不
好，见势不妙了，就搬来他
这里。对这些“养子”“养
女”，他也不偏心，很尽心照
顾着，一样浇水施肥。让那
些花儿草儿的，又恢复了生
机活力。他也说了：你什么
时候想搬回家都可以！我
偶尔搬一两盆回去，大多数
时候，觉得它们养在这里，
沐浴着阳光雨露，还有老黄
侍弄着，比丢在我家那个狭
小的阳台，委实滋润得多，
还不如让它们待在这呢。

老黄打理他的花花世
界，很是尽心。我常在急匆
匆下班时，看他挽着裤腿，
在那里给它们浇水。不用
出车的时候，他也多半泡在
那里。南方天气热，他的脸
被太阳晒得黧黑，背上的

汗，也没见干过。偶尔路
过，或者去送空花盆，我就
顺便走一圈。阳光之下，万
物各自努力生长。有时他
在，便扯着我，洋洋得意介
绍最近的大作，像人家父母
介绍自己优秀的儿女一般。

老黄是梅州丰顺人，
1991 年入职我们单位，30
余年了，一直开车。他女儿
爆料，平时他在家，喜欢一
边听着《红楼梦》里的曲子，
一边拖地。他自己说，家里
摆着很多书，其中许多还是
古籍，外人很难把他和一个
普通司机联系起来。据说，
年轻的时候，老黄也不是个
安分的主，爱喝个小酒，也
有“醉卧路边君莫笑”的“英
雄”事迹。用他的话说：谁
心里还没有一把火？也许
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心态变
了，这几年，他日渐沉醉于
他的花花草草。酒少喝了，
饭局也少了。除了干好本
职开好车，他的闲余时间，
便都耗在了这“一亩三分
田”里。

除了娱人娱己，这些花
花草草，自然没什么经济价
值。但是老黄却耗时费力
费钱，乐在其中。他的收
获，大概只是因此交了些朋
友，包括工作上本没什么交
集的我。

偶尔，我走出公司大
楼，来到老黄的花花世界
里。他挽着裤脚，径自蹲在
那儿忙乎。有时，我们有一
搭没一搭聊会，有时，我慢
慢走着，看他精心种植的勒
杜鹃开了，茶花也开了，我
寄养的那盆兰花，也打了花
骨朵……抬头，风吹过，云
也散了。

从我记事起，他就没有名字。村里
人叫他“喂”，更多的时候连“喂”也省
略，上来直接拍他的肩膀，再用手比画。

名字对他来讲，似乎没有存在的意
义。他没有上学，没走出过大山，他是
个聋哑人。名字就像他的耳朵，即使
有，也只是个摆设。大家当面呼他

“喂”，背后称他哑巴，没有人在意他父
母给他起的名字，后来就慢慢忘了。

哑巴比我大七八岁，论辈分，我得
管他叫叔。但他那个样子，我懒得叫，
叫了他也听不见。

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哑巴叔是
个苦命的人，你不能欺负他。可我经常
跟随一帮小伙伴用石子丢他。哑巴叔
不急不恼，流着鼻涕傻呵呵地笑，有时
还会主动找我们丢石子。有一次，不知
谁丢了一个鸡蛋大的石头，砸中了他的
脑袋，鲜血直流。哑巴叔捂着往外冒血
的伤口，嗷嗷叫，吓得我们躲起来。

听母亲讲，哑巴叔本来不聋不哑。
三岁那年，得了重病，高烧不退，他父亲
急得没办法，喂他吃了几种草药。他在
床上昏迷了三天，醒来就呆头呆脑的，不
会说话，也听不见了。母亲说，他这还算
走运的。那时候，山沟里穷得叮当响，缺
医少药，病死的孩子多的是。哑巴叔能
捡回一条命，算得是老天爷的照顾。

我六岁那年的冬天，狗子哥娶媳
妇。村子里鞭炮轰鸣，锣鼓喧天。我们
一帮小孩子在屋里窜来窜去。哑巴叔
穿着一身脏衣服，躲在门外的角落里，
不时探头往里看。后来，他也跑进来拾
花炮，抢喜糖，被人一脚踢中屁股，摔出
门外。我看到有血从他嘴角流出，滴到
地上。

过了两年，哑巴叔的母亲外出干活
摔死了。他父亲经受不住打击，一夜白
头，痴呆了。他家的重担一下子压在哑
巴叔身上。庆幸的是，在大家的帮助
下，哑巴叔慢慢学会了种地，养猪，做
饭，照顾父亲。

那年头，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有一
个歇脚的地方，叫沙岗，旁边有一棵高
大的柿子树，上面吊着一个篮球大的马
蜂窝。几个大点的男孩子，每天放学走
到这里，都要捡石头扔马蜂窝。马蜂会
沿着飞行的石头追过来，吓得女孩子和
小孩子哭爹喊娘，拼命地跑，板栗大的
马蜂追着咬，经常有小孩子被马蜂蜇
伤。大人们商量了几次，一直没有找到
更好的办法消灭它。

这天放学后，我们走到沙岗，树上
的马蜂窝不见了。细看，在树底下地上
躺着呢。旁边还躺着一个人，是哑巴
叔，身旁横着一根长竹竿。

我们跑回村向大人报告。五爷提了
个大篾罩子，领着一伙人赶到沙岗，罩住
地上的马蜂窝，盖上柴草一把火烧了。

哑巴叔昏迷不醒。大家摘掉他头
上的帽子，扯掉缠在他身上的尼龙纸，
抬回家用苏打水冲洗脸上、手上被马蜂
蜇过的伤口，挑出毒刺，再拔火罐。

五爷说，这孩子是在给他母亲报仇咧。
原来，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因为马蜂

窝才出了意外。他家自留地边有一棵大
木梓树，树上有一个箩筐大的马蜂窝。
他母亲舍不得那一树密密麻麻的木梓，
用破衣服简单包裹了一下自己，上树采
摘木梓。惊动了马蜂，被它们围攻，慌乱
中从树上掉下来，摔在石头上，死了。

哑巴叔命大，昏迷两天后醒过来了。
后来，我长大离开村子，在广东惠

州定居。经常听母亲在电话里讲起哑
巴叔。她说，哑巴叔有名字了。人口普
查，没名字不行。大伙儿商量着给他起
了个名字——杨孝亲。

我每次回村都会去看望哑巴叔。
管他听不听得见，我都会大声对他说，
孝亲叔，您好啊！

他看着我，憨憨地笑。

戏
王

□
李
艳

□杨政

惠州小小说学会的实力
派作家吴小军一向为人谦
和，曾兼任某技工学校校长，
是广东省作协会员、中国微
型小说协会会员、广东省小
小说学会常务理事、惠州市
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工作异
常繁忙毋庸置疑，业余创作
也丝毫没有耽误过，勤奋笔
耕，收获累累。在小小说界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
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小小
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
小说月刊》《南方日报》《作
品》《羊城晚报》《喜剧世界》
《山西文学》《特别文摘》《中
学生阅读》等。出版个人专
辑《开满鲜花的月亮》《长河
落日圆》《猫眼》等。小小说
《长河落日圆》获天津市第二
十届文化杯梁斌小说大赛小
小说类二等奖，小小说《我要
尖叫》被评为广东省改革开
放 40 年最具影响力 40 篇小
小说之一。多篇作品被选入
小小说年度精选本，《你们就
是角峰上飘动的白云》《月亮
村的月亮》等被全国十多个
省市选为初中、高中语文试
卷或训练阅读文本。

女作家苗理洁侧重写本
土散文和钟情传播民俗文
化，是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
会长。她笔下浓郁乡土气息
的散文经常出现在《惠州日
报》副刊头版，著有散文集
《水城故事》（获惠州市“五个
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及惠州
市 作 协 首 届“ 六 如 轩 ”文 学
奖）《逝水流痕》《水韵鹅城》、
小小说集《旗袍》。散文多描
写惠州风情与市井生态，广
受惠州读者喜爱，还被朋友
亲人传播到海外，引起华人
华侨对岭南故土的思念。

虽然退休多年，但她精

力依然旺盛，常年奔走在惠
州的乡村、古镇，吸取民间文
化的精华，把本土的民俗、风
情化作文字，作品源源不断
地发表在《羊城晚报》《海外
文摘》等。她熟悉花草树木，
每次外出采风，都对本土植
物如数家珍。身为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政
协文史研究员的她，时时不
忘肩负重任，为弘扬民间文
化笔耕不辍。

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秘
书长赵淑伟是惠州小小说
学会里的诗词花旦。她擅
长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是中
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
会员 ，广东省作 家协会会
员、惠州市诗词协会监事、
《作品》杂志评刊员。出版
个人文集《平湖秋月》，有古
体诗、现代诗、小小说、文学
评论等作品发表于《作品》
《中 华 诗 词》等 国 内 外 刊
物。值得一书的是，她还是
惠州小小说网络大课堂的
金牌主持人，上过网课的学
员都熟悉她的声音。

在小小说大课堂第 59
课上，她作了题为《我的小小
说成长日志——浅谈小小说
创作的三种境界》的分享。
忆起因惠州小小说大课堂和
小小说结缘的经过时，她援
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
重境界”，讲述了自己五年来
从事小小说创作的过程：“刚
接触小小说时的探索与迷
惘；从写自己的事，到写他
人、家国事，感受到小小说的
魅力；以及向往达到豁然开
朗、悟出真谛的阶段。

她小小说虽然写得少，
但对小小说的喜爱和对大课
堂的情怀一点也不少。大家
都知道小小说大课堂是她主

持的，但很少有人知道惠州
小小说微信平台的标识也是
她亲手设计的，大课堂线上
讲座的每一幅精美图片都出
自她的手。她的理想就是让
自己的小小说作品能像她的
诗歌词赋一样闪烁着迷人的
光芒。

为人低调的铁路民警唐
丽萍，是市小小说学会会员、
城区作协秘书长。她擅长写
中、长篇小说。这位曾任广
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纪
委书记的女民警（现退居二
线），工作起来泼辣干练。在
工作格外繁忙之余，埋头笔
耕，已出版长篇小说《暗香》；
与阅文网络签约，发表长篇
小说《有一种姻缘叫门当户
对》和《一枚断腿的胸针》，受
到众多网民的追捧。网文每
更新一次，热心读者都留下
很多点评留言。她撰写的散
文作品常常在全国各级征文
比赛中屡屡获奖。

还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会
员龚小花、西米，她们在写
小小 说的同时 ，还投入到
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题材的
创 作 中 。 2018 年 和 2020
年，龚小花先后在朔方上发
表短篇小说《亲亲炒饭》，中
篇小说《东江，东江》；2018
年，她在《南方都市报》发表
散文《那一个羞涩的男孩》，
2021 年在《嘉应文学》上发
表短篇小说《广发货铺》。
散文《你伴我成长，我陪你
变老》在2019年荣获北京西
城区征文优秀奖。

后起之秀西米的小小说
曾获“东江杯”小小说大赛一
等奖。她还擅长写散文和短
篇小说，散文集《沉默的大
地》已新鲜上市。短篇小说
《美人窝》《瑶寨恋歌》《落英

缤纷》《菊盛》《山上的夏小
薇》等先后在《惠州文艺》《东
江文学》等内部刊物发表。

年过半百的个体经营者
林惠聪，是省作协会员。他
不仅能做出堪称人间美味的
正宗东江盐焗鸡，还专注于
小小说和散文写作。他对文
学的痴迷和追逐令人佩服，
只要文友们相聚，他总是锲
而不舍地谈论写作，探讨小
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技巧。他
很擅长写本土风物和民俗，
作品见于《散文选刊》《红豆》
《小小说月刊》《羊城晚报》和
《惠州日报》，已出版《遥远的
梦》，《惠州西湖大事记》（与
邹永祥合作编写）等。

《羊城晚报》惠州文脉上
不时出现郑自松的名字，有时
评、散文和小小说，其中5篇
小小说上了头条。他是部队
转业到惠州市住建局的一名
科级干部，繁忙的工作之余喜
欢舞文弄墨。不知何时，他喜
欢上了小小说，悟性加勤奋，
很快便脱颖而出。他不仅写
小小说，散文、随笔和时评也
样样拎得起，出版了散文集
《岁月留痕》和小小说集《眉心
那颗美人痣》，还时常在省一
级刊物上频频发稿。

惠州市小小说学会的会
员们并没有局限于小小说一
种文体的写作，除了上面列
举的作者外，还有本土散文
名家周小娅、在散文创作领
域取得不俗成绩的杨彩霞、
散文和小说创作都收获不菲
的林秋萍、唯一凭借报告文
学创作加入中国作协的副会
长白雪。会员们都在各个门
类的写作领域里辛勤耕耘、
如鱼得水，多种题材的创作
收获颇丰，为小小说学会添
彩增色。

□白雪

巍峨 □李昊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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